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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那年，赵萌因为追星，被骗
走近 20 万元。她吞了半瓶安眠药，试
图自杀。

赵萌后来在一段视频里看到过那个骗

子，是她一起追星的朋友——比她大 3
岁、在饭圈认识的“姐姐”。那个人穿着

花棉袄，坐在看守所的铁栅栏后面，当她

对办案人员提起赵萌，形容的是“蛮好骗

的”。

“饭”是英文“fan”的音译。一名中
国外交官在向国外公众解释这个“当下中

国流行的热词”时说：“饭圈指娱乐业粉

丝组成的圈子，一些明星为追求流量，通

过互联网平台、商业炒作，误导粉丝疯狂

追星模仿，导致粉丝中模糊身份认同者有

之，散尽家财者有之。”

骗财、自杀、诱奸⋯⋯本文是记者在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采访时得知的四个关于

“饭圈女孩”的故事。为保护未成年人隐

私，当事人身份信息及事发地均做了模糊

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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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萌是一名典型的饭圈女孩，从小就

追星，所有假期都用在追星上。父母离婚

后，她跟着母亲生活。在母亲眼里，赵萌

非常喜欢明星，“为了看明星，小时候离

家出走过两次”。

她曾经乘飞机从上海到韩国看偶像团

体 BIGBANG的演出，又紧随他们的航班
从韩国追到香港。

2016年，赵萌第一次知道有种音乐
专辑叫“不运回”。这是一类被国内粉丝

催热的“非正常音乐专辑”。“买的确实

是实体音乐专辑，但专辑不运回国内、

不用发货，粉丝花这个钱，单纯为了给

偶像冲唱片销量。”赵萌说，这并非潜规

则，在购买专辑时有一个选项标着“不

运回”。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9月，赵萌花了
5万多元用于追星。她认为，这“在当时
的饭圈仅算中下水平”。

在饭圈“鄙视链”上，线下追星的群

体往往瞧不上线上追星的；早追星的人往

往看不上近年开始追星的。

“追线上就是键盘侠，在家动动手。

线下是真金白银的投入。”赵萌解释，“线

上粉丝就幼稚一点，小孩子比较多，更容

易被操纵。”

赵萌觉得，早期的饭圈环境相对“纯

粹”。她 13岁那年曾离家出走到南京看演
唱会——如今她已忘记那是谁的演出。她

当时身上只有 100元，一个在饭圈认识的
姐姐给她凑了 200元买门票，并带她到酒
店拼房住宿。

“拼房”是指家庭条件一般的饭圈女

孩到某个城市看演出，或在明星下榻的豪

华酒店蹲守偶像时，几个人出钱开一间房

合住，节约成本。

2017年，在一场有很多艺人出席的
奢侈品品牌活动上，赵萌认识了吴思雨。

看到吴思雨举着单反相机拍明星，赵

萌一开始以为她是“站姐”。这是饭圈中

职业化的群体，拍图、发图、卖图，经营

“站子”。“站子”指的是粉丝自发在微

博、论坛、网站上针对某一明星或偶像团

体运营的公开账号或平台。一些学生粉丝

称她们“站姐大大”，一旦有偶像的新图

放出，粉丝经常会发表“站姐大大好厉

害”“大大好会拍”的留言。

赵萌加了吴思雨的微信后有点失望。

吴思雨并不是“站姐”，她的相机是交了

3万元押金租的。两人追的明星也不同，
当时赵萌追艺人王俊凯，吴思雨追艺人张

一山。“张一山的所有活动她都追，看起

来经济上也蛮有实力。”

吴思雨还告诉赵萌，她上过张一山

参加的节目，张一山还跟她打过招呼。

这些追星经历，增加了赵萌对吴思雨的

信任感。

她们曾一起在明星入住的酒店拼房，

一起挤在黄牛的车里“跟车”。“跟车”是

追星的形式之一。

吴思雨最早在机场和成群结队的粉

丝围着偶像拍照、呼喊，看到偶像乘车

离开时，“许多粉丝一下就钻进几辆面包

车里”。

司机朝她喊“你上不上车”，吴思雨

莫名其妙上了车。面包车一路尾随明星车

辆，去下一个活动现场或住地，每人车费

有时 100元，有时 200元。
吴思雨发现，可以介绍粉丝跟车挣外

快。每次组团跟车后，司机会给她 80元
到 100元的红包。这样，手头拮据的她就
能以“饭”养“饭”。

这是当时赵萌没看到的吴思雨的另一

面。

吴思雨老家在农村，初中二年级时辍

学务农，17岁到广州打工。她对办案的
检察官说，在追星时“找到了一些安慰、

一些寄托”。

2016年，吴思雨到了上海，没找到
工作，也没找到住处，晚上就在商场找个

角落睡觉。她曾在一家快捷酒店打工，但

她对赵萌等饭圈朋友称，自己长期住在那

家酒店。

“她平时靠倒卖明星见面会门票和媒

体名额赚差价。”赵萌说。吴思雨在追星

时结识了一些人，赵萌也从她那里买过两

次黄牛票。

2017年 8月，吴思雨看到赵萌在微信
朋友圈求购王俊凯的北京生日会入场名

额，向赵萌称“有媒体关系能买到这个

名额”。

明星见面会不同于商业演唱会，一般

不对外售票，通过粉丝抽奖、活动应援或

提供给代言品牌商等形式组织人员参加，

并邀请媒体参会报道，粉丝或媒体人有时

会将手中的名额转卖。“名额是没有定价

的，就看双方意愿了。”赵萌解释。

当得知有渠道可以买到入场名额

时，王俊凯的一些粉丝也陆续请赵萌帮忙

购买。

随着生日会临近，吴思雨开出的价码

不断提高，从 1000元到 1万元不等。2017
年 8月 23日至 9月 22日，赵萌共向吴思雨
转账 30多次，总额近 20万元。

王俊凯的生日会举行那天，这些通过

吴思雨购买入场名额的粉丝均无法入场。

“这种名额没有任何凭证或担保，就是将

粉丝信息报给吴思雨，她称进场时核对好

身份信息就能入场。一般名额都是这样操

作。”赵萌说。她当时联系不上吴思雨，

报了警。

警方在这年 11月将在首都国际机场
追星的吴思雨抓获。她几乎花光了骗来的

近 20万元，大部分用于追星。
吴思雨说，为更加靠近偶像，明星

坐飞机头等舱、高铁商务座，她也跟着

买这个级别的座位；明星住五星级酒店

套房，她也住套房。这些钱还用于购买

明星代言、推荐的商品，她在一个明星

开的商铺里，购买了一件价值 2万元的
衣服。

据吴思雨的一个饭圈朋友回忆，2016
年她们在上海追星时认识，吴思雨当时自

称是“薛之谦的助理”，平时能打听到明

星的一些行程信息。“她说自己是孤儿，

基本剧组在哪里，她就在哪里。”吴思雨

出事后，她的父亲更换了手机号，母亲和

姐姐的手机均已无法接通。

而赵萌和母亲借钱垫付了欠款。得知

被吴思雨骗走的钱已无法追回，她服

下 40 多粒安眠药自杀，被拉到医院洗
胃抢救。

冰凉的导管插入喉咙通向胃部，赵萌

感觉自己的魂儿都要被抽走了，恶心和痛

感又将她拉回现实。

赵萌今年 22岁，不再追星。她甚至庆
幸自己生的是男孩——以后不用为女儿

提心吊胆。她见过的疯狂粉丝大都是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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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的马子萱确信自己加过艺人王
一博的QQ。

2020年，她在抖音上刷视频时，从
一个介绍明星QQ号的视频中看到“王一
博”的号码。

马子萱是王一博的狂热粉丝，在她的

抖音账号上即能看出——通过算法机制，

这个短视频平台经常给她推送王一博相关

的短视频。

她在手机QQ上输入那个七位数字的
QQ号后，看到“UNIQ-王一博”的昵

称和头像，与王一博实名认证的微博账号

一模一样。“UNIQ-王一博”的QQ空间
里发着艺人王一博的海报，让她深信这个

人就是自己的偶像。

14 岁的陈雨燕看到“UNIQ-王一
博”在 QQ聊天中叫她“宝宝”，兴奋地
跳了起来。她再次发消息问：“等等，‘宝

宝’是在说我？”对方说：“是的宝宝，你

好可爱。”

两人聊天时，QQ系统自动生成了
“王一博获得了新勋章‘会聊更会撩’，与

好友发送消息累计达到 3666条以上”。陈
雨燕误以为这是系统在“认证”王一博。

19岁的大学生布圆圆也找到了这个
QQ号，她给对方发了一段长长的示爱文字。
随后，她们都被“UNIQ-王一博”

骗了钱。

使用这个号的，是河南的 19岁男子
李轩。2019年 11月，李轩在一个卖号的
QQ 群里购买了“UNIQ-王一博”QQ
号——昵称、 QQ 空间图片已是“成
品”，附带的还有一种抖音引流视频广告

服务。

李轩对办案人员说，加他的人主要是

一些小女孩，通过抖音引流添加 QQ号。
“她们都以为我是王一博本人，都会说特

别喜欢我。”李轩回忆。

李轩在 QQ空间里不定期公布“回
馈粉丝活动”：截图微信钱包，领取专属

红包。

套路极为简单：转钱给“UNIQ-王
一博”以表支持，就会得到双倍至十倍的

回馈。

具体操作上，李轩让女孩把微信钱

包、支付宝钱包里的余额截图发他，再根

据余额设置好付款二维码发回。比如说钱

包里有 300元余额，他就会把付款码设置
成 288元，骗她们这是“回馈款”，女孩
扫码就会将钱支付给他。

收款后，李轩再要求她们删掉聊天记

录和付款记录。

加倍回馈当然是假的。李轩解释，

“因为她们把我当成明星王一博，所以我

在 QQ上说什么她们都会相信我、听我
的。”

作为一名大学生，布圆圆对转账提出

过怀疑，她在聊天中对“UNIQ-王一
博”说：“一博哥哥，不会骗我吧，我选

择无条件相信你，我不想失望。”

“哥哥”骗了马子萱 7000余元、陈雨
燕近 3万元、布圆圆 5000余元。他觉得这
些粉丝太好骗了，但来钱的速度又令他害

怕，匆忙卖掉了QQ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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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金宁第一次从农村到上海，
是被警方传唤的——从 2018 年 6 月至
2019年 1月，金宁在微博上骗了 40个饭
圈女孩。

她有表达障碍，“上学时经常被同学

欺负”，在小学六年级辍学。她的父母离

异，父亲长年在国外打工，母亲独自抚养

一儿一女。后来，母亲把她留给老人照

顾，自己去了南方打工。她成了留守儿

童，陪伴她的还有一部手机。

作为 00后“移动互联网原住民”一
代，金宁很快熟悉了网络世界，学会了用

文字和网友交流。

按照金宁的说法，最初，她骗钱是为

了帮朋友还网贷。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求购

歌手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她回复能以

4000元的价格转让手头的 2张票，添加微
信后，要求对方先转 500元定金，等次日
门票送上门后再支付余款，但她收到定金

即拉黑了对方。

金宁第一次发现钱来得那么容易——

2条微博回复、不到 10句微信文字信息。
帮朋友还清贷款后，她原本不打算再

骗，但是“没钱花又有点虚荣心，起了

贪欲”。

在微博上寻找、回复求购门票信息的

同时，金宁在各大演出网站上搜集明星演

唱会、见面会的公告，在微博上发布出

售、转让门票信息，等着鱼儿上钩。

她的诱饵有：NINE PERCENT的演
唱会门票、综艺节目《偶像练习生》演唱

会门票、TFboys演唱会门票、王源生日
会门票、易烊千玺生日会门票、湖南卫视

跨年演唱会门票、“微博之夜”门票等。

金宁在微信朋友圈不断发布网友转账

和门票信息，以及快递发货的短视频，为

粉丝们营造“真实”“票源紧张”的氛围。

金宁说，她一开始没想到会有那么多

人找她买票。

40个饭圈女孩，年龄在 15至 30岁之

间，被骗金额在 300元-7000元不等，有
人是公司白领，有人在读大学，有人在美

国留学⋯⋯当金宁的微信账号被举报冻结

后，她还成功说服了一名受骗的大学生帮

她收款、转账。多名受骗者称，轻易相信

金宁是因为“追星心切”“求票心切”。

并非没人怀疑过金宁，有人被骗后把

被骗信息挂到微博上，但是当下一个受骗

者发现时，早已被金宁拉黑。

针对同一个人，金宁只骗定金或部分

预付款。

“相互交流一般不超过 5个来回，钱
就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过来了。”一名办

理该案的上海检察官说，金宁诈骗的手法

极其简单，她的思维也很简单，“但受骗

的人在追星时思维更简单。”

金宁一共骗了 6.8万元。她被上海警
方抓获后，她的母亲第一次坐飞机到上

海，花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有人劝这位母亲多关注孩子成长。她

流着泪伸出双手，手指常年在洗涤水中浸

泡，弯曲、皴裂、发白，像“冻鸡爪”。

她说“我要打工供他们吃喝”。

这位母亲同样借钱退还了孩子骗

的钱。她打电话给受骗者解释、争取

谅解，以争取减轻对孩子的处罚——

几乎每退一笔，就收到一张谅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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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璇 13岁，从追星起，她就有个强
烈的愿望：希望艺人王源能爱上自己。

罗璇对一个要好的同班女生说，她想

学“弄蛊”，“想给王源下蛊，让王源可以

爱上自己。”

她当时对这种在电影、小说里存在的

神秘巫术很感兴趣。

但在父母和老师眼里，中学生罗璇成

绩优异，是个“学习尖子”，脾气有些暴

躁，父母离异后她不愿主动和他们交流，

平时表现得有些单纯，从未提过牛鬼蛇神

一类的事。

一名同学告诉罗璇，她在一个动漫

QQ群里认识了一名自称“会弄蛊”的大
学生吴夏。

罗璇说，当时自己常常通过一些QQ
动漫群、网络游戏认识朋友，生活中没有

几个真心的好朋友。

吴夏表示，他可以帮罗璇“种情人

蛊”，一旦“种蛊”成功，“王源就会喜欢

你，具体表现是当你靠近他时，他就能感

觉到你。”

两人聊了快一个月后，吴夏带着罗璇

到他家里种蛊。

“传蛊的方式就是要男女之间‘啪’。”

罗璇说，“啪”指男女发生性关系。

一名心理咨询师在对罗璇等学生心理

干预时发现，虽然学校没有系统的性教育

课，但女孩们从手机、网络甚至黄色漫画

中了解到许多性知识，

“吴夏说一般种蛊要 5万元，但是给
我种就不要钱。”罗璇记得，吴夏脱下了

她的白色带蝴蝶结的连衣裙，与她发生了

性关系。

事后吴夏对她说，蛊已经种好了，但

是以后需要每个月喂蛊，“不然如果这个

蛊饿了，会回咬宿主。”

罗璇说，“自己这方面知识欠缺，对

种蛊的事也不是很懂。”

她没有机会在现场靠近王源，回到家

后，盯着王源的演唱会视频，她感觉当视

频里的王源“看”向自己时，身体反应都

不一样了。

随后的 3个月，罗璇又被吴夏“喂”
了 4次蛊。
她对种蛊的效果抱有很大期待，甚至

开始担心，“万一王源爱上我不能自拔怎

么办？我喜欢上别的明星怎么办？”

当她跟一位学姐聊到“种蛊”的事

情，学姐告诉她，小说里写的种蛊都不是

这样的，“他肯定是变态，快报警吧”。

“陪我去派出所报个警，要不然我们

先谈谈，别告诉妈妈。”罗璇和母亲一起

生活，但是母亲对她要求严格，报警前她

选择先向父亲求助。

次日，罗璇的父母赶到学校，和学校

老师一起去报警。吴夏以涉嫌强奸罪被警

方抓获，获刑 5年。
事后查明，吴夏并不是一名大学生，

而是一名 29岁的小学教师。

被饭圈伤害的饭圈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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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山西省

介休市，洪水倒灌南桥头

村，致使村庄积水严重。

截至目前，山西此次强降

雨共致 11个市 175.71 万

人受灾，因灾死亡 15人，

失踪3人。

人民视觉供图

□ 邹继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回到家，摘下口

罩的那一刻，是每天幸福的瞬间。但对于

肖奶奶来说，摘下口罩给她带来的不是舒

畅与自由，而是恐惧。

我们在吉林省的一家医院里见到肖奶

奶。与其他患者统一的粉红色病号服不

同，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条纹毛衣，还是

二三十年前流行的样式。护士长搀扶着肖

奶奶走过狭长的走廊，她在路上与其他患

者热情地打招呼。

护士长打开了走廊尽头的一扇门。

“来吧，就是这屋。你是坐着还是站

着？”

“我站着。”

“那你们坐吧，她不能坐。她只能站

着。”护士长对我们说。

这段意想不到的对话使我们非常惊

讶，原本已经烂熟于心的采访流程一下全

部忘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坐下吧。”肖奶奶的声音非常慈祥。

坐下以后，我们才注意到肖奶奶的双

手上分别套着两层塑料袋。内层的塑料袋

被汗水贴在手上，说明它已经套在手上很

久了。

肖奶奶打破了沉默：“你们是哪里的

呀？”

今年 57岁的肖奶奶看起来与同龄人
并没有区别：开朗健谈，慈祥善良。她站

在那里，就和邻家的奶奶一样可亲。只有

塑料袋里不断微微颤抖的手能够说明，这

是一位强迫观念症并含恐怖症的神经质症

重症患者。

神经质症这种精神类疾病距离我们并

不遥远。它可以分为三类：普通神经质

症、强迫观念症并含恐怖症、发作性神经

症。其中的普通神经质症即是较为常见的

神经衰弱。

最快了解神经质症这一词语内涵的方

法是看它对应的英文词语：Nervous。在
特定情境下，任何人都可能产生神经质症

症状，比如突如其来的恐惧、紧张等情

绪，但对于精神健全的人来说，上述反应

是短暂的、一过性的，因此也是正常的。

然而，肖奶奶已经在这样的恐惧与紧

张中生活了 17年。
强迫观念症并含恐怖症作为神经质症

的一种，可以根据症状的不同分成很多

类，如社交恐怖、不洁恐怖、高处恐怖、

不祥恐怖等。同样地，这些症状的轻度表

现即为普通人群中常见的社恐、洁癖、恐

高、妄想等情绪特征。

也正是因为这些症状的高度普遍性，

大众对神经质症的认识并不清晰，一句

“心情不好”就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症状

一笔带过，正如 17年前的肖奶奶一样。
据肖奶奶回忆，她病发时没有任何征

兆，也没有明显的原因。她在发病前的生

活与普通人一样安宁，拥有幸福的家庭和

体面的工作。因此她从未想过自己可能罹

患精神类疾病，只是“觉得心情不好”，

直到病魔降临。

肖奶奶的症状是不能直接接触物品，

也不能接触人。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不

能碰东西，也不能被别人碰”。因此，她

必须时刻佩戴口罩，并用两层塑料袋将

双手包裹起来。即便如此，她依然无法

完成诸如坐下、开门、移动桌子等日常生

活行为。

她详细地描述了她坐下以后的病理反

应：目光呆滞、无法讲话，浑身僵硬、身

上起疙瘩，心里非常恐惧、痛苦、绝望。

肖奶奶在病情严重时甚至不能吃饭、

上洗手间，也不能接触衣物。即使经过十

几年的治疗，症状的缓解依然有限。她日

常的情绪基准是无法缓解的焦虑与烦躁。

她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对一切都感到厌

烦。在症状发作时，这就变成了恐惧和绝

望。但是，她不打人也不骂人，“只是自

己遭罪”。

按照目前的医学水平，医生很难从根

本上去除大多数精神类疾病的病状，只能

采取对症治疗的方法缓解症状。由于肖奶

奶所患疾病的小众性，近年来相关方面的

进展寥寥。所以，如果没有奇迹般的重大

突破出现，这种未知的绝望与恐怖很可能

会伴随肖奶奶的余生。

肖奶奶对此非常清楚，也能很平静地

面对冰冷的事实。“我知道几乎没有希

望，但我还是积极配合治疗。我下决心要

战胜它，把它治好，回归正常的生活。”

在这个瘦小的人身上，有一种克里斯朵夫

式的英雄主义。

肖奶奶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回

忆，在她患病以后，家人对她非常关爱。

即使她不能做很多非常普通的事情，家人

也没有强迫她。来到医院后，护士和医生

都对她非常耐心，帮助她正常生活。在这

里，她能获得宝贵的理解与关爱。

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精神类疾病医

院的围墙里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但在肖奶

奶看来，医院围墙外的世界才是恐怖的。

她遇见过刻薄恶毒的偏见与歧视。新冠肺

炎疫情之前，她由于总是戴着口罩、手上

套着塑料袋，很多人觉得她有传染病，刻

意地避而远之。由于她乘公交车时不能坐

下，还有人把她当成傻子。

受到歧视时，肖奶奶的心中很痛。她

使用很多次“心中很痛”一词，描述她的

感受。当她的病情稍微缓解，终于可以暂

时逃离绝望与恐惧、出门接触社会时，得

到的却往往是心痛。她无法纾解外界的偏

见与歧视，会不受控制地将它放大，然后

默默独自承受。

肖奶奶忽然说，“我恨自己”。

不断记录的笔停顿了下来。

肖奶奶什么也没有做错，她只是想要

正常的生活，她只是一位不幸的普通人。

她没有恨这个给她带来痛苦的世界，没有

恨那些伤害她的人，她恨的是她自己。

肖奶奶注意到笔停了，看着记录板，

说：“你的字写得挺好看。”

肖奶奶被告知，她的声音会通过采访

者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听到。

她说：“希望大家自己发现心情不正

常时要尽早就医，不要不觉得是病，要尽

早治疗。”她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我

是亲身体验了，什么病都没有精神类疾

病给患者带来的痛苦严重。它不像其他

病带来的肌肉的痛苦，心里的痛苦是无

法形容的。精神上的痛苦比肌肉之苦要残

忍得多。”

我们的每一位受访患者都能得到一条

带有清华大学校徽的毛巾作为小礼品。但

是，没有人预料到会遇见肖奶奶这样无法

接触物品的患者。肖奶奶对我们说，她戴着

手套没事，接过了毛巾，并表达了感谢。

对肖奶奶来说，忍受疾病的折磨和内

心的痛楚已属不易，而社会的偏见和人们

的歧视，更像一把把刀子。正如曼德拉所

言，“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

存”。幸运的是，肖奶奶做到了这一点：

世界吻她以痛，她报之以歌。

如果说要改变什么，我们的力量太过渺

小。但愿每个人都能对千万个肖奶奶放下偏

见，用溪流激起波涛，用微光烛照黑暗。

套着塑料袋的人
2021年暑假，清华大学一支

学生实践团队针对一些罕见病患
者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向本报编
辑部发来这篇文章，介绍患者肖
奶奶（化名），并呼吁公众消除刻
板印象。这支实践团队的名字叫
“‘病’非如此，寻道正名”。本文标
题系编者所加。


